
夏天来了
! 王晔

当太阳炎热着说
话，当大地暴晒着喘
息，当蓝天白云晴空万
里的天空没有捎来一
丝风的消息。

当年轻的女孩们穿着
长长的丝袜、短短的裙装，
脸上宽大的太阳镜，还有一
顶漂亮的遮阳帽。她们的花
裙子早已飘起来，从初夏到
盛夏，从清晨到夜晚。

当汗滴写着努力奋斗
的青春故事，当冰淇淋的
冰冻清凉驱散所有毛孔的
热空气，当红瓤黑籽的大
西瓜蜜甜的汁水流进你的
心田。

夏天来了，又一个一年
四季中最单薄衣衫的美丽
季节。满眼满世界的长裙短
裾，光脚凉鞋，轻松惬意。美
丽的是衣裳，快乐的是心
情，一道道青春靓丽的风景
线，赏心悦目，随处可见。

夏天来了，广场舞跳
起来，纳凉的人走起来。迎

接清风的自然，拒绝空调的
禁锢。从高楼走到平地，脚
踩大地的坚实，让宅居的视
野开阔，让狭窄单元房的空
气贯通。

夏天来了，当太多的烦
躁累积，当太多的压抑等待
着发泄，你听，天空中懂你心
事的雷鸣，他叫来风，一阵又
一阵的凉爽。他喊来乌云，又
找来闪电，一道一道炽热的
白光。这所有的前言后语，这
所有的前世今生，雨终于迫
不及待地大踏步走来。

夏天来了，这一季的日
夜有多长？要喜了风，要爱
了雨，要忍耐大太阳。因为
炎热了，才感谢清凉。因为
烦躁了，才珍惜平静。更因
为有了不可或缺的夏，才懂
得四季分明。

和谐古镇，幸福三垛
! 王三宝

一
在三阳河、澄子河温柔的怀抱里
在安大路、邮兴路宽厚的肩膀上
一座千年古镇———三垛
正微笑着向我们走来

微笑的波光里
岳飞手握宝剑 器宇轩昂
一腔热血 报国忠良
三伏墩痛击金兵
三战三捷 威振四方

苏中军民 鱼水情深
团结抗日 浴血奋战
三垛河伏击战 名声远扬

秦少游 手持书卷 满腹经纶
一生才气书写千古华章

“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深厚的情感 宽阔的胸膛

诗词碑廊绽放婉约豪放
综合影剧折射幸福的霞光
斗坛庙缭绕生活芬芳
光福寺把催人奋进的晨钟撞响

二
难忘 2014年 9月 25日
三垛人民用勤劳智慧
为金水湾广场掀开华丽的篇章

这是百姓的健身房
这是人口文化与健康知识
相融合的课堂
这是幸福家庭示范户
集中展示的最美现场

小憩石凳
欣赏少游诗章
孝悌 慈亲 家风弘扬
蚕书传世 勤俭流芳
传统美德 三垛人民的精神食粮

立身前行 放眼远望
三垛民纯 风正 情长
清幽之水 荡和谐波涛
通达之路 扬甜美芬芳
一只只罗氏虾鲜活透亮
一批批消防器材走出工厂
一件件精美服装在生活中闪亮

三
时代如潮 浩浩汤汤
三垛人民把握脉搏 乘风破浪
主镇经营，提质建设形象美
建管并举，镇村联动环境优
古镇文化，彰显特色人气旺
转型发展，产城一体实力强

三垛人民巧布局 善规划
做足“文、水、古”三篇大文章
少游风情园 秦氏祠堂 少游学术研讨会
“秦观故里”的名片
如窖藏的美酒 弥散馨香

悠悠古韵是三垛的情怀
它穿越老二街的心脏
穿越明清繁华的走廊
把古代文化和现代文明
酿成玉液琼浆
在三垛丰饶的土地上流淌

四
啊！———
古老年轻的三垛
和谐文明的三垛
幸福繁荣的三垛
尽管国家重点中心镇
国家生态镇的光环微笑在脸上
尽管省卫生镇 省诗词之乡的荣耀
闪亮在心间
三垛人民 不骄傲 不张狂
谦卑谦卑再谦卑
实干实干再实干
用勤劳 智慧和胆量
一点点积聚能量
在新的起点上
向着心中的目标
扬帆远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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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胜大叔
! 卞荣中

长胜大叔的工作是看场头。
生产队的稻场上只有一排

草房子，但是比较长，有十二间。
房子一共开了三个门。一个门里
放生产工具，叉子、摊耙、链枷、
耕田用的犁、扫稻场用的大扫把、存粮的窝
积，还有养小鸡小鸭子的草窝子等等。一个
门是专供牛进出的，开得很大。冬天牛怕冷，
必须进屋住才行。最多时生产队养了四头
牛，都是长胜大叔一个人在侍弄。大冬天的，
每天光是清理牛粪就要个把小时。长胜大叔
的床铺就搁在牛住的房子里。他觉得这样安
排能保证牛的安全，自己也方便。还有一个
门，里面放着生产队没有分配或分配以后多
余的粮食。这个门上始终锁一把大铁锁，就
连门搭子都是请街上的铁匠铺定做的，一般
人根本撬不动。晚上睡觉的时候，长胜大叔
是睡在牛房里，耳朵却放在这间屋子里。

这排房子北边三十来米靠近河边口的
地方还有六个猪圈。猪圈里一般都养着猪。
到每年的春节前几天，生产队就忙着杀猪
了，有几头杀几头，而后按人口分配到每家
每户。来年春天，又会有几头小猪在猪圈里
哼哼。从养到杀到分配再到买小猪，全是长
胜大叔一个人的事，任何人都不会插手。庄
上的人都相信长胜大叔，做事公平，从不瞎
来。几头猪杀下来，把肉排好，而后开始抓
阄，确定分配的次序。长胜大叔做的阄每次
都是叠得一展齐，谁都看不出什么破绽，所
以不可能作假。分肉的时候，都是从每半条
猪的槽头开始剁起，按顺序直到后座，一刀
不错。猪头不好分。长胜大叔便在稻场上支
口大锅，把几只猪头都下锅煨熟了，直接用
手将肉剔出来，称个总斤两，还是按人口一
家一户地分了。每当这个时候，长胜大叔都
会享受一点福利：剔猪头肉之前，他会把猪
的两只眼睛用手抠出来，一边笑着说，这个
你们不要吧，一边就把煮熟的猪眼睛塞进大
得有点夸张的嘴里。

其实，长胜大叔长得很不好看。一直示
人的样子是：头发零乱，面皮枯黑，牙齿暴
呲，眼似猪目。有时候眼睛边上粘着一小坨
眼屎，有时候两个嘴角渗出些白色的物体，
瘆人呢。不过，庄上的大人小孩都不计较长
胜大叔的长相，有说有笑的从不躲他。但是，
也没见过谁请长胜大叔到家喝上几两，偏偏
长胜大叔是好这一口的。

长胜大叔并不寂寞。他的大儿子在民很
孝顺，时不时弄两个菜陪父亲喝一口。生产
队的稻场上有几个草堆，那时候生态环境
好，一年四季，总有一阵一阵的麻雀飞到草
堆这边觅食取暖，或者直接筑巢做窝。在民
这个家伙喜欢动脑子，看见这些麻雀总是在
眼前飞来飞去的，他想到了捕鱼的网。在民
做了一张六米见方的网，斜戗在草堆边上。
上头稍微往外支一点，用一根细细的竹竿撑
着。竹竿的下边扣着一根细绳，他让长胜大
叔坐在离草堆三十多米的牛房门口，牵着绳
子的另一头。“看见麻雀进网了，你就这么一

拉。”在民为长胜大叔做了个示
范。“晓得晓得。”长胜大叔有点
嫌烦似的。

果然很有收获。长胜大叔
几乎每天都能吃到小麻雀。在

民变着法子做，油炸，卤，爆炒，红烧等等。
长胜大叔很是满足。老伴虽然走得早，得了
个大肚子病（其实就是血吸虫病），拖了两
年多时间，还是撇下了长胜大叔，但两个儿
子还挺孝顺的。在民没有结过婚。老二的媳
妇倒也很上路子，不像有的人家媳妇恶声
恶气的。家庭过日子，长胜大叔没受过什么
冤枉气。

长胜大叔就很用心地看场头。我们生产
队的稻场永远都是干干净净的。不仅干净，
还不汪水。下雨的时候，长胜大叔便盯着稻
场看，哪里汪水了，便从河边口挑几担泥，简
单地铺平了，再牵出一头牛来，套上石磙子，
来来回回轧上几遍，平实得很。麦收的季节，
从来不需要再整场。田里麦子割下了，直接
上场等待脱粒。而且，平日闲置着的石磙子、
滚笼都会被长胜大叔打扫干净，就像随时能
够奔赴战场的士兵。

五十岁以前，长胜大叔的主要工作是扶
犁把子。扶犁把子是个技术活，不是每个人
都能玩得来的。生产队能扶犁的，那时候也
就是那么五六个大劳力。长胜大叔不仅犁把
子扶得好，关键是还懂养牛，他能根据牛的
性格、体能，确定哪一天应该让哪头牛下田，
下田以后干半天活还是一天活。这一点，庄
上无人能和长胜大叔比。五十岁那年，长胜
大叔的二儿子结了婚。家里三间平房，二儿
子占了一间，考虑到老大的婚姻还有可能，
长胜大叔不愿意让老大离开这个家，心里
想，假如有人来相亲，老大连个屋都没有，太
不好说话了。于是，长胜大叔就和队长商量，
让他去看场头。长胜大叔心里的算盘不错，
看场头既有了个住的地方，工分也不用愁
了。队长想，也好，不然看场头老是安排人值
班，也挺麻烦。那时候的晚上看见谁扛着床
被子往场头走，或者早上看见谁扛着床被子
往家走，就知道他是值班看场头的。但是，值
班看场头，场头上隔三岔五的总是丢东西，
怎么查也查不出小偷是谁。也得改一改了，
队长想，弄个人专门看场头，责任心可能不
一样。“长胜啊，如果让你专门干这个活，你
要当回事呢！”队长跟长胜大叔关照。“不好
了，我是什么人，你队长晓不得啊！”长胜大
叔拍拍心口说。

果然不错，长胜把这个活看得很重，十
分用心。自打长胜大叔看场头起，就没有再
听说过丢东西的话，而且该做的事情长胜大
叔一件也不含糊，队长和会计都觉得这个人
用得对。庄上的人也都认为刘长胜这个人一
辈子都是做的好事，而且是用心做好事。一
直到长胜大叔七十岁那年暴卒以后，生产队
换了个看场头的，大家都拿他和长胜比。时
间稍久，庄上人都说，不如长胜，不如长胜
……

祝福好人
! 陈飞

祖父四天走失两次，幸遇一群好
心人，他回家的路才未费周折。

前不久，祖父因肺部严重感染、
脑袋糊涂，住院治疗了十天。回家以
后，他身体虚弱，大门不出、二门不
迈，就宅在家里听听收音机。没出半个月，他精神
头已恢复如初，实在憋不住，索性就要下楼转转。

整天待在家里怕他烦懑，出门遛弯又怕他摔
伤。老人岁数大了任性，还有小孩脾气，不让他出
门，就会发牢骚。我们只得一再提醒他路上小心、
注意安全。

上周周日，他午后小憩了一会儿，两点不到
出门，竟然五点还没回家。我不禁感觉情况有些
不妙，小区周边、蝶园市民广场附近，他平常待过
的犄角旮旯，我寻了个遍，依旧不见人影。

情急之下，我拨打了住在老家的姨夫的电
话———请他看看老人有没有打车回乡下。这两
年，祖父和我们赌气，已独自回去过两趟。当时，
我还猜想，这次偷偷跑回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
他既没有和我们发生口角，也没带走任何一件随
身物品。没过十分钟，姨夫打来电话说，武安派出
所的民警已经将祖父送回了老家。当民警听说老
人现在和我们居住在一起的时候，不厌其烦又驱

车将祖父带回市区。
后来，我打电话感谢那位报警的

好心的祝女士才知道，步履蹒跚的祖
父拄着拐杖，已经走到了离城区五六
公里的国道旁。傍晚时分，刚好路过

的祝女士看见羸弱的祖父独自站在马路边拦车
求助。满满善意的她不仅给老人买了矿泉水，还
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为防止祖父再次走失，我给他做了一个吊
牌，挂在胸前，家庭住址、联系电话一应俱全。没
想到头一天刚戴上，次日，能救命的信息牌就派
上了用场。那天下午，我接到了好心人钱女士打
来的电话。这一次，祖父穿过国道步行到了龙奔。
钱女士见老人胸前挂了一个牌子，左顾右盼像是
迷失方向的样子，就将他搀进弟媳开的饺面店
里，还倒了两碗茶水给口渴的祖父。

我们接祖父回家，对于素不相识的好心人助
人为乐的行为，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而她们的回
答却更让人暖心：不用谢，举手之劳而已！谁家没
有个老人，我们真诚地希望每一位需要帮助的老
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爱。

又一阵暖流涌上心头。我在心底默默地祝福
她们：好人一生平安！

卖茶
! 薛猛

前几天，回老家搬移老爷柜，在老
爷柜的底层，竟然顺出几只玻璃茶杯。
大哥指着这些茶杯，笑着说：“这是你
以前卖茶的茶杯。”

烈日炎炎，骄阳似火，一阵紧似一
阵的蝉鸣，为滚滚而来的热浪不停地
呐喊助威，整个大地就像一个大蒸笼。
运河大堤的树荫下，一张小方桌，三五
张小爬爬子（小矮凳子），桌上放着几
只装了茶水的玻璃杯、几把芭蕉扇，杯
子上盖了方的玻璃块当盖子。旁边还
有两只装了茶水的铅桶（实际是白铁
皮做的，我们这儿的人都这么叫，也不
知道为什么），两只装了热水的暖水
瓶，两只装了清水、用来洗茶杯和汰茶
杯的脸盆。方桌的后面，坐着一个热汗
涔涔、正在专心看着《少年文艺》的少
年。这就是四十年前的我，以及卖茶的
全部家当。

我的客人主要是那些把用船从大
运河运过来的化肥、氨水，黄沙、水泥
等物资挑到东平河的船上再运走的农
民。他们一个个身披湿湿的、已失去原
色的大手巾（就是一块一米见方的、沾
了水的白色绽纱布，可以遮阳、降温、
擦汗。实在热的不行，还可以直接跳到
河里，用它擦擦身子），汗流浃背，还要
不停地挑，直到货全部下完，经常要带
晚，甚至要挑几天才能干完，有时候这
批货还没下完，下批货就到了。喝茶，
不仅仅是解渴，也是给自己找个借口，
小憩一下。还有偶尔经过的汽车上的
客人。那时候，虽然阅车无数，却从未
见过有空调的汽车，主要还是以卡车
和客车为主，汽车“吭哧吭哧”缓缓地

驶过来，像一个负重的老头，“噗……”
地一声长长的叹息，最后停在了茶摊
前，一股热浪足以将人熏翻在地。司机
们总能下车坐在小爬爬子上歇一歇，
用芭蕉扇刮几下才走，客车上的乘客

再热也不肯下车，我只能听着他们的吆喝，把茶杯从车窗
递给他们，心想：有钱坐车了不起啊，摆什么谱！后来才知
道，花钱坐一趟车真的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被车子甩下
了，就得走回去，这么热的天，这么远的路，不累死，也得脱
层皮，而且钱也要不回来，所以，宁愿坐在车上热死、渴死，
也决不下车！

刚开始，茶的品种就一种，家前屋后长的茶树上抹下
的树叶，加水烧开。这种茶不仅有茶叶的回甘，还有一种
青树叶的清香，凉下来既解渴又消暑。后来增加了大麦
茶、桑树果子茶。大麦泡茶，必须要先将大麦下锅炒至微
糊，放水烧开，再凉透，解暑效果自不必说。桑树果子学名
叫桑椹，制作桑树果子茶就有点复杂了，每天要起早爬到
树上，采摘新鲜的桑树果子。落在地上的是坚决不能要
的，大人们说桑树果子只要落了地，就会被毒蛇吃过，人
就不能吃了。新鲜的桑树果子采回来，要先拣一下，坏的
不去除，一锅茶都会苦。烧好的桑树果子茶酸酸甜甜的，
决不亚于酸梅汤。后来还发现，酸甜度也是可调的，想要
酸一点的，就多放一些不太成熟的，想要甜一点的就多放
熟透了的。

卖茶基本是自助式的，我从来不主动收钱，就用一个
硬纸盒压一张字条，上写“每杯一分钱”，都是客人自动把
钱撂到盒子里。偶有喝了不给钱，或续杯不给钱的，我都
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计较。喜欢喝热茶的，也是自
已直接拿暖水瓶倒。扇子也是自己拿了就扇。大多数时
间，我也只是看自己的书，有时也和他们聊一两句。最麻
烦的事就是追树荫凉，为了躲避烈日的暴晒，茶摊一天总
要移动好几次，追着树荫凉。早晚出摊都有家里人或小伙
伴们帮忙，这中间时间可就很少有人来帮忙了，我只能一
个人慢慢挪，蚂蚁搬家一般。但大多数时候，我的客人都
会主动帮忙的。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卖一块多钱，茶
叶和桑树果子是自已采的，大麦是自家的，柴火是平时拾
的，水是大河里的（那时的河水是可以直饮的），几乎没有
成本。要知道，那时候父亲的工资每月才三十二元钱！

这几只玻璃茶杯，承载着我少年时的一段记忆和梦
想。


